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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姬杜秋娘
第一章

泾原兵变

（一）

这注定是一个

多事之秋。
唐建中四年（783

年）十月初三，都城长安

杀声四起，一片混乱。
大约申初时分，皇城宫

苑北门悄然打开，一个小太监探出脑袋四下逡巡了一番，

接着朝身后挥了挥手，一行人遂鱼贯而出，狼狈溜出

门来。
这已是唐朝开国以来皇帝第三次仓皇逃离京城了。

第一次是开元十五年（756 年）“安史之乱”时玄宗的出
逃；此前一次是代宗广德元年（763 年）吐蕃等少数民族

的入侵；这一次则系兵变引起。短短二十七年间竟至三代
皇帝疲于奔命，不能不说是大唐帝国的悲哀。
心有余悸的德宗皇帝撩开龙舆帘子朝外望去，尖利

的北风顿时裹挟着密集的雪片呼啸着拥入轿内，德宗长

叹一声放下了轿帘。到现在为止他都没弄明白为何好端
端的“勤王”部队会突然反叛。
暴风雪越来越猛烈，地面上根本看不出道路的痕

迹。抬轿的太监艰难地跋涉着，轿子也越来越厉害地摇晃
起来。“混蛋！这个姚令言真该杀！”德宗咬牙切齿地狠
狠骂道。
身为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原本的任务是奉旨平叛，

岂料大军刚刚到达京城却先自哗变。德宗认为，姚令言这
小子必是早有预谋。现在回想起来几个时辰前姚令言在
朝堂上辞行之际那一番“为君分忧”的慷慨陈词，彻头彻
尾是一派谎言。此时的德宗十分后悔。试想，那几个反叛
的藩镇无非是为了让朝廷同意“世袭”而已，仅仅是给朝

廷施加一点压力，绝不至于威胁到江山社稷。泾原的兵变
则完全是两码事，居然在天子脚下闹起事来。真正是岂有
此理！

“皇上，皇上，”轿外传来大太监窦文场的声音，“司
农卿郭曙和禁军右农武军使令狐建将军赶来护驾了。”
狼狈亡命的德宗不由心里一热。皇帝现在的随扈人

马已经增至近六百人，比诸逃出宫苑时的百十号内庭眷

属而言皇帝的心里多少有了点底气。
事实上，德宗皇帝委实误会了姚令言。接旨后，姚令

言不敢稍有怠慢，立即率五千兵卒星夜兼程赶往长安。作
为职业军人，封妻荫子的唯一机会就在战场上，尤其是身

负“勤王”重任之师，得到赏赐擢拔更在情理之中，因之
全军将士无不争先恐后奋勇向前。抱着必胜信心的将士
们甚至期望毕其功于一役，从而得以离开边远藩镇回到

长安安闲度日或是解甲归田。因为他们早已厌倦了枯燥
的戍边生活。基于这种考虑，远征的五千将士竟拖家带口
地奔赴战场。于是从泾原到长安的茫茫雪原上便出现了
一支扶老携幼军民混杂的队伍。饥寒交迫，道路泥泞，孩
子啼哭，老人呼号。是信念支撑着这支万余人的队伍蹒跚
前行，遥遥在望的长安城给了他们以希望。
部队终于到达长安城外。姚令言松了口气，不时抹

一把脸上的汗水、雨水和雪水，吩咐将士们寻一个避风处
稍事安顿，他本人则去宫中陛辞皇上，并敦请京兆尹王翃

犒赏。姚令言话音未落，队伍中顿时爆发出一阵阵排山倒
海般的欢呼。
京兆尹也就是首都最高行政长官，对于“勤王”之

师自有不可推卸的慰劳的义务。
但王翃大人已被近年来源源不绝地路过京城的部

队搞得焦头烂额，而今在他的心目中，尽快地打发泾原之

师便成了他的当务之急。然而正是他的疏忽犯下了一个
不可饶恕的错误。当冷冰冰的粗茶淡饭送到满腔热血的
“勤王”部队面前时，士兵们的情绪顿时跌入了低谷，万
余人马竟然鸦雀无声，脸上写满了愤怒和失望。恰在此

内容简介：一个是大唐帝国的中兴皇帝。 一个是才貌双全的江湖艺伎。 唐宪
宗和杜秋娘谱写出了一曲荡气回肠的优美诗篇。 藩镇割据，政局动乱，宫廷政变，
刀光剑影。 全书行云流水般描写了那个喧嚣的年代和那个年代刻骨铭心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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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王翃派人飞马敦促泾原之师火速开赴前线。当然，前
方战事吃紧，王翃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是在不恰当的时间
发布了这么一个不恰当的命令，无疑便点燃了导火索。激
愤的人群在厉声怒骂中开始摔砸饭桶。养尊处优的传令
使者端起了朝官的架子，声嘶力竭地吼道：“反了你们！
简直狗胆包天！”殊不知正是这句话却起到了火上浇油
的作用。话音刚落，不知是谁领头喊起来：“弟兄们，大内
府库中有的是珠宝玉帛，不如杀进皇宫去，穿金戴银衣锦

还乡！”如同堤坝决口一般，泾原的“勤王”之师以排山倒
海之势倒戈杀进了长安城。
第一个获悉兵变消息的大太监窦文场当时便有一

种天塌地陷的感觉，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含元殿禀报了这

一噩耗。德宗皇帝正色看定姚令言，一副大惑不解的表
情。姚令言被看得心里直发毛，紧蹙双眉转而盯准窦文
场道：

“中使大人，这玩笑可万万开不得。即便你借他们几
个胆，令言手下的弟兄也决不至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窦文场当然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情况，立马接口道：

“无风不起浪。眼下当务之急是防止小人趁隙作乱，还望
姚将军多多费心。”
姚令言扼腕道：

“陛下无须过虑，臣现在便前往视事，稍后必有佳
音。陛下保重，臣告辞了。”
然而姚令言太过自信了。他刚出皇城不久便听到汹

汹传来的喧嚣，尚未到达城东通化门，如蝗的箭矢便迎面

飞来。他一面挥剑拨开矢雨，一边大声疾呼：
“弟兄们，稍安勿躁，弟兄们！此去东征杀敌立功，何

愁荣华富贵！弟兄们，无端生变，必将招致杀身之祸。弟兄
们，赶快掉转兵器跟随本帅东征！”
队伍中有人大声应道：

“大帅，时至今日，反也是死，上战场也是当炮灰，索
性一不做二不休，兴许还有一条生路。弟兄们，不如请大
帅带领咱们杀进宫去！”
姚令言劝退不成，反而身不由己地被乱兵裹挟着向

皇城拥去。
姚令言的承诺不啻给皇帝吃了颗定心丸。可就在窦

文场忐忑不安地宽慰他的主子之际，太监霍仙鸣带来了

更为糟糕的消息：“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兵变。乱军正冲击
通化门。”
德宗犹在梦中，凄怆问道：

“泾原兵何故出尔反尔？所为究竟何事？”
霍仙鸣答道：

“泾原兵确为勤王而来，此类戍边兵卒原本期望得
到厚赏，怎奈京兆尹王翃处置不当，故以生变。”

德宗用力一拍龙椅扶手，喝道：

“将王翃押至军前，斩首示众以息众怒！”
霍仙鸣摇摇头，说道：

“陛下，王翃早已逃之夭夭不见踪影。”
德宗啐了一口，施以缓兵之计：

“传朕谕旨，即命内使前往宣慰，每人赐帛两匹。”
遗憾的是此举如同负薪救火，霍仙鸣派去的使者被

叛军毫不犹豫地砍去了脑袋。
德宗闻报只以为泾原兵抱怨赏赐不够丰厚，遂再次

下令追加二十车金银财宝。结果不言而喻：奉旨前往的太
监纵马疾驰，面对叛军刚来得及喊出“皇上圣谕———”，
便被射落马下。杀红了眼的泾原兵其势如开弓之箭，在震
天的喊杀声中向皇城逼近。
德宗不断在内心告诫自己“千万要镇定”，一面扫

视着身边的文武大臣。最后将目光落定在舒王李谊和翰
林学士姜公辅身上。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李谊和姜公辅
不等皇上发话便主动请缨前去向泾原叛军晓以大义。事
到如今，德宗仍抱有一丝幻想，一时还不能接受“勤王”
之师突然反叛的事实。他抬起手臂，无可奈何地冲两位大
臣挥了挥。李谊和姜公辅遂奉诏退下。
然而二人很快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沿含元殿丹墀而下，穿过一条数百米长的甬道便是

宫廷的正门丹凤门。两位宣慰大臣根本不可能传达皇上
的一片至诚至爱了。丹凤门外的广场上泾原叛军亦已陈
兵列阵，摆开了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显然，为君分忧的
初衷就此化为泡影，二人急忙转身返回朝堂向皇上作了

如实报告。德宗皇帝闻言，铁青着脸命令窦文场道：
“传旨白志贞速调禁军入宫平叛，拿下姚令言斩首

示众！”
窦文场与霍仙鸣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怒发

冲冠的皇上。因为那位皇上寄予希望的禁卫军统帅早已
不知了去向。
德宗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迫在眉睫的情势令

他怒不可遏，声音也随之阴沉了许多：

“怎么还不下去？！”

（二）

窦、霍二人交换了一个眼神，终于鼓起勇气道出了
原委。
原来，自“安史之乱”后，从吸取教训的角度出发，

皇室便先后成立了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十支
御林军，其中神策军的装备尤为优良。然而唐玄宗却开了
一个坏头。安禄山之流的居心叵测使他不再相信拥兵自
重的藩镇武装，倒是放手将军权交给了身边的太监。殊不

长篇
选载

44



J INSHAN
WENXUE

金山 2009.2

知握有兵权的太监也不是省油的灯。到了德宗的父亲代
宗李豫践祚之时，当权的宦官亦已不把皇帝看在眼里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李辅国。这个太监居然敢于联手同为太
监的程元振率领禁军深夜闯入宫中公然杀害了皇后张良

娣，将德宗之父拥立为帝，从而首开了太监弑主立君的先

河。德宗的祖父———病榻上的肃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皇
后死于非命却无能为力———竟至惊恐而死。
政治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交易的性质。李辅国既

然是“定策功臣”，代宗登基后自当投桃报李：尚父、司
空、中书令，荣耀铺天盖地，安享起作为臣子的最高待遇。
对于“黄袍加身”的代宗皇帝而言，乃父的生命已显得轻
如鸿毛了，重要的是可触可摸的既得利益。倘若就此将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格局保持下去，两者之间也许会
相安无事。但此时的李辅国虽然尚未到取帝位而代之的
地步，却也是利令智昏目空一切了，竟对代宗大言不惭地

表示：皇上今后就在宫中享享清福吧，宫外的事老奴自会

处分的。
这不分明是要架空自己么？代宗暗骂道：狗奴才，你

是活得不耐烦了。不过，在耳濡目染的宫廷斗争中成长起
来的皇帝丝毫不动声色，而是利用与李辅国勾心斗角的

另一个大太监程元振送了他的终。
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李辅国死后的权力真空

很快便由程元振所取代，其飞扬跋扈的做派较前者甚至

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生性软弱的唐代宗李豫没有杀他，而
是念及当初的“拥立”和翦灭李辅国的功劳，仅将其削官
放逐了事。
处置完两个专权的太监后，代宗皇帝的日子过得仍

旧不舒坦。因为还有一个更大的隐患随时都可能爆发出
来。那是一个叫鱼朝恩的太监。这可是一个不可小觑的等
闲之辈。当年代宗尚在太子位上时，鱼朝恩便官居禁卫军
指挥。代宗即位，更是被封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
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职务。他的职权是统率全国十个藩
镇的节度使，换句话说就是名义上的唐帝国兵马大元帅。
因之，剪除了李辅国和程元振两颗定时炸弹，下一个目标

便该轮到鱼朝恩倒霉了。
鉴于上述故事，所以德宗李适继位伊始便派心腹白

志贞夺了宦官的权，执掌神策军的同时兼任京城招募使

以扩大兵源。然而连年战事，招募又谈何容易？白志贞只
得在京师内拉一批贩夫走卒权且充数。这是一个皆大欢
喜的措施：禁军花名册显示出的是兵强马壮，市井商民则

既可挂名领饷又不耽误做生意挣钱，白志贞本人也得以

向皇上交差固宠，何乐而不为？凡此种种，受益于白志贞

的窦文场和霍仙鸣自是心知肚明。事到临头，罪过当然都
在那个“有负圣恩”的白志贞身上，眼下的关键是以实际

行动表现出自己对皇上的一片赤诚。窦、霍二人不为人察
觉地相互点了点头，躬身上前且劝且拽，硬是将六神无主

的皇帝架上了龙舆。
大凡当上皇帝的人多少都有自负的弱点，区别只在

于程度而已。倘若窦、霍二人不带一点劫持性质强迫皇帝
出城的话，德宗此时没准已成了阶下之囚。长安城内的现
状是，那个被部下“逼良为娼”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转瞬
间便由被动转而为主动。就在他几个时辰前还宣誓效忠
的皇上流窜于亡命途中的当晚，他便从幕后走向前台直

奔领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朱泚的宰相府，不由分说地
将朱泚拥进了代表帝国权威的含元殿。龙椅上德宗皇帝
的余温尚存，朱泚便在烛天的火把照耀下坐了上去。未几
便擎起了“大秦”旗号，称起大秦皇帝来。
疲于奔命的德宗皇帝一行顶着凄风苦雨逃到了咸

阳，愁眉苦脸地咽下几口饭勉强充饥后，又心急火燎地夺

城逃命。咸阳与长安近在咫尺，皇上不得不提心吊胆。再
说，小小的咸阳也难以应酬皇家的大队人马。虎落平阳的
德宗皇帝在夜色和阴霾的掩护下，人困马乏地潜入了奉

天（今陕西乾县）。
唐帝国进入德宗朝时已处于四分五裂的边缘。从表

面上看“安史之乱”是其直接原因。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国库耗尽，民不聊生。但是真正侵蚀帝国大厦的则一是宦
官，二是藩镇。安史之乱后，朝廷实行绥靖政策，几乎没有
追究叛乱者的任何责任，甚而还对降将封官许愿以示笼

络，原本的叛臣摇身一变又成了朝廷的节度使，那些为戍

边和拱卫京畿而设的藩镇就此彻底变了味。分布全国的
十个藩镇中，最为强悍的是黄河以北的卢龙、成德、魏博、
平卢，世称“河朔四镇”，其中半数以上节度使是安、史叛
军的旧部。
事实上，每一个藩镇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吏治、财

赋、刑法、军队各自为政。朝廷只是名义上的中央政府，节
度使才是藩镇的实际统治者。为了子子孙孙的利益，“河
朔四镇”进而歃血盟誓，朝廷必须承认节度使世袭，否则
便共同举事；一镇有难，三镇援手，如有违盟，诸镇共伐

之。泾师之变的症结其实就在这里：建中二年（781 年）正
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七月，平卢节度使李正己病

故；两藩镇均上表朝廷，请求允准其子袭领父职。在藩镇
看来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德宗的父亲、前朝皇帝代
宗便曾御批田承嗣之子田悦继任魏博节度使，如今焉能

坏了祖宗的章法？然而力图革除“前弊”的德宗皇帝没有
任何商量余地，坚决果断地拒绝了藩镇的无理要求。于是
叛乱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泾原节度使姚令言便是在这一情况下前往平叛的。

殊料却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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